
我 有 时 在 想 ，一 个 崇 尚 古 典 、心

怀 梦 想 的 人 ，一 个 追 慕 古 风 、内 心 丰

盈的人，无论多忙，都应该抽出时间，

走一趟山阴道。

到这条既有历史、又有风景的古

道 上 走 走 ，会 碰 到 很 多 故 人 ，还 有 过

去的马骡驴车辙印。

这是江南的一条著名驿道 ，就像

现 在 的 入 城 主 干 道 ，人 声 熙 熙 车 马

喧 ，有 时 甚 至 还 会 堵 车 。 山 阴 道 上 ，

走过求学的书生、游览名山大川的诗

人、怀揣小本钱做生意的人……

走一趟山阴道 ，现实又空灵。古

道 还 在 ，虽 不 如 过 去 完 整 ，但 足 够 你

于时空交错之间，抚今追昔。

有 风 景 和 故 事 的 路 ，往 往 不 是 一

马 平 川 ，而 是 高 低 起 伏 ，曲 折 婉 转 。

它是一道隐喻，人在时光的隧道里穿

行，会遇见谁，或者不曾遇见谁，都很

奇妙。

人 站 在 山 阴 道 上 ，渺 小 如 豆 。 既

是 看 风 景 ，又 是 看 热 闹 ，古 今 红 尘 之

中的大热闹。

多 年 前 ，我 还 是 一 个 薄 衫 少 年 ，

向 往 古 越 那 条 风 雅 的 石 板 驿 道 。 彼

时望文生义，总觉得那条道在山的北

边，盘山而上，翻越一座山，绍兴城便

到了。

访 古 越 ，我 是 从 萧 山 坐 绿 皮 慢 车

一 路 东 行 ，自 然 见 不 到 山 阴 道 ，其 时

也 不 知 道 这 条 古 道 在 哪 儿 。 在 绍 兴

城 里 ，骑 一 辆 自 行 车 去 大 禹 陵 ，沿 途

所 见 尽 是 山 陵 、土 岗 、拱 桥 、乌 篷 船 ，

以及路旁的野花闲草，弄不明白到底

哪一段才与古代山阴道重叠。

有 些 地 方 ，必 定 要 经 过 。 后 来 ，

和朋友去丽水，夜晚驾车，经过绍兴、

诸 暨 一 段 ，望 着 窗 外 蓝 幽 幽 的 山 峦 ，

心想，山阴道大概就在附近吧。

然 而 ，隔 着 一 段 距 离 ，终 究 体 察

不 到 其 间 的 意 境 。 总 是 想 步 行 一 趟

山 阴 道 ，也 不 枉 读 过 的 那 些 古 诗 ，看

过的那些旧画。

山 阴 道 为 何 有 如 此 魅 力 ？ 我 在

王 维 的《山 阴 图》中 看 到 ，一 人 在 舟

上，数人坐山石，或走神，或喁谈。他

们 吹 着 唐 朝 的 风 ，坐 看 云 起 ，都 是 舒

服的姿势。

什 么 是 让 人 舒 服 的 姿 势 ？ 恬 淡

无为，面目平和，呼吸均匀。这些，古

人在山阴道上都做到了。

让 人 舒 服 的 山 阴 道 ，或 者 说 ，走

在 山 阴 道 上 ，吐 纳 草 木 清 气 ，嗅 着 溪

流水香，让人心情舒畅。

古 人 走 过 的 山 阴 道 ，是 一 条 诗 与

画的道路。或者说，要领略江南的诗

与画，必经山阴道。

徐 渭 在 山 阴 城 里 作 画 ，青 藤 书 屋

的花架下趴着一条老狗。

王 羲 之 兰 亭 曲 水 流 觞 ，在 绍 兴 城

的 南 面 ，你 去 寻 它 ，也 必 须 从 山 阴 道

出发。

绍 兴 城 里 还 有 一 坛 黄 酒 ，摆 在 某

个小餐馆的朴实木桌上。那坛叫“女

儿红”的酒，不喝，说着，也觉得好听。

鲁 迅 是 坐 在 船 里 看 山 阴 道 的 。

岸上，有人世万象。他在《好的故事》

中回忆：

我 仿 佛 记 得 坐 小 船 经 过 山 阴 道 ，

两岸边的乌桕，新禾，野花，鸡，狗，丛

树 和 枯 树 ，茅 屋 ，塔 ，伽 蓝 ，农 夫 和 村

妇，村女，晒着的衣裳，和尚，蓑笠，天，

云，竹…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。

山 阴 道 上 行 ，风 景 自 在 。 一 边

走，一边看，内心妥帖。走一条道，就

会 想 起 从 前 在 这 条 道 上 走 过 的 人 。

他 们 从 早 晨 出 发 ，一 路 走 到 天 黑 ，走

到了远方。徒步去走山阴道，是一段

文化孤旅。一条路与一个人，也许只

是一种象征。

山 阴 道 是 一 条 文 艺 的 路 、温 润 的

路 、风 景 的 路 ，将 人 引 进 城 。 路 尽 头

是城，抵达或者出发。

旧 书 中 的 驿 道 ，有 江 南 山 川 之

美。伸展在山川峻岭中的人间古道，

有书籍宣纸上的古典之美。

“柳暗花明 ”的光影对比 ，人稍迟

疑 ，一 转 身 ，常 有 意 外 惊 喜 。 数 百 年

前 ，陆 游 的“ 又 一 村 ”，其 实 是 对 前 途

重新抱有希望，也悟出世事消长变化

的道理。“又一村”，是失望后的希望、

绝处逢生的欣赏、暗夜中的灯光……

炊烟袅袅，人站在山头俯瞰山谷里的

村 庄 ，人 间 烟 火 ，鸡 鸣 犬 吠 。 站 在 山

阴道上，尽阅人间美好。

需 要 减 肥 的 年 代 ，好 多 人 一 边 暴

走 ，一 边 看 风 景 。 走 累 了 ，可 以 吃 几

颗 茴 香 豆 ，可 以 在 路 边 吹 风 ，还 可 以

蹲在一条小渠边，用泉水洗脸。

山 阴 道 是 一 种 象 征 ，是 行 旅 和 过

程的优美穿越。沿着它，你会不知不

觉走进梦境，走进江南山水的老故事。

远山近水、小桥凉亭、田畴农舍 ，

相映成画。

我 在 想 象 ，麦 熟 季 节 去 走 山 阴

道 ，云 端 布 谷 啼 ；梅 雨 季 节 去 走 山 阴

道 ，远 树 上 的 梅 子 熟 了 ，伞 外 水 汽 迷

蒙，雨树含烟。

古 道 寂 静 ，曾 经 的 车 马 喧 ，早 已

化 作 一 片 远 去 的 背 影 。 我 若 站 在 山

阴道上，或许会有所发现。隔着山石

流 泉 ，看 到 几 座 青 冢 ，荒 草 萋 萋 。 我

当遥遥作揖，向林木深处的古代先贤

致敬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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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东坡足迹
□ 刘友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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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春烟雨任平生
□ 章铜胜

一 直 都 很 喜 欢 下 雨 天 。 有 时 看

了 天 气 预 报 ，明 知 要 下 雨 ，我 也 不 会

特意带雨具，总觉得在途中遇上一场

雨也好，正好在雨里走走，看看风景，

散散心。

在途中遇雨 ，每个人的反应是不

一样的。有人会尽快找地方避雨，有

人会匆匆往目的地赶，只要雨不是太

大 ，我 的 态 度 都 比 较 随 意 ，喜 欢 在 雨

中 一 如 往 常 地 走 着 ，不 会 加 快 ，也 不

会放慢。多数时候，我们并没有急着

要 去 办 的 事 ，或 是 急 于 要 去 见 的 人 ，

那 还 急 什 么 呢 ？ 反 正 前 后 左 右 都 在

下雨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淋雨的，横

竖是一身湿，还急什么呢？

春天的雨 ，仿佛一个孩童。他的

小心思，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团团

雨 云 笼 罩 在 山 顶 ，缠 绕 在 山 腰 ，俯 瞰

着 下 面 的 村 庄 田 野 、红 花 绿 树 ，居 高

临 下 的 样 子 。 一 场 雨 ，好 像 随 时 会

下 ，又 好 像 是 要 看 那 片 雨 云 的 情 绪 ，

下不下由它说了算。高兴时，它随风

飘来荡去，并不下雨；不开心了，雨便

如丝如缕细细地下起来，或者泼珠溅

泪般倾泻而来。

春日多雨 ，只要天色稍微明亮一

点，我便出去散散步。去公园空旷的

湖 边 ，或 是 凤 凰 山 下 的 牡 丹 园 里 ，随

意 地 走 走 。 喜 欢 在 空 旷 少 行 人 的 地

方 散 步 ，可 以 和 同 行 的 人 聊 聊 天 ，也

可以边走边看风景，都很好。那天中

午，去外面散步时，先仰头看了看天，

有 细 微 的 雨 滴 在 脸 上 ，很 少 的 几 点 ，

并没有在意，就走出去了。这几天一

直 在 下 雨 ，绵 绵 密 密 的 ，有 时 下 得 大

些 ，多 数 时 候 ，天 上 只 飘 着 这 样 细 小

的 雨 丝 ，算 是 好 天 气 了 。 于 是 ，顺 着

溪 边 的 一 条 路 往 前 走 。 走 出 去 不 到

两 公 里 路 ，雨 渐 渐 下 得 大 了 些 ，村 庄

就 在 前 面 ，我 却 没 有 进 村 ，而 是 顺 着

原路往回走。沿路，高大的枫杨树上

新叶初萌，遮不住一点雨丝。我抬头

看 枫 杨 树 上 的 新 叶 ，浅 浅 的 绿 意 ，在

细雨中，好像要将那点绿在天空中晕

染开来一样。回到楼下，看见衣服上

落 了 细 而 密 的 雨 点 ，腌 菜 青 的 外 衣 ，

颜 色 更 近 于 腌 菜 青 色 了 。 眼 镜 片 上

布 满 细 密 的 雨 点 ，用 镜 布 擦 拭 干 净 ，

戴上，回头看那排枫杨树，一片清明。

苏 东 坡 那 首 著 名 的《定 风 波·莫

听 穿 林 打 叶 声》，写 于 他 因“ 乌 台 诗

案”被贬后的一个春天。词前有一段

话，记下了他创作这首词的缘由：

三月七日 ，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

先 去 ，同 行 皆 狼 狈 ，余 独 不 觉 。 已 而

遂晴，故作此词。

我 非 常 喜 欢 这 首 词 ，尤 其 喜 欢

“ 一 蓑 烟 雨 任 平 生 ”“ 也 无 风 雨 也 无

晴”两句，更喜欢东坡先生遇雨后“同

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”的超然。

人生哪能事事如意 ，总有遇到风

雨坎坷的时候。途中遇雨，是狼狈逃

避，还是秉持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超

然，都取决于我们自己。

蜿 蜒 叠 嶂 的 龙 泉 山 脉 与 嵯 峨 逶

迤的总岗山脉自东北向西南延伸，进

入眉山境内，就把狂野的岷江给收拾

得服服帖帖，让它在这片土地上九转

十 八 回 ，滋 养 出 千 里 沃 野 岷 峨 奥 区 ，

还 给 它 换 了 个 名 字 —— 玻 璃 江 。 苏

东坡就以此为模样，给他在成都的朋

友介绍家乡眉山：

我家峨眉阴，与子同一邦。

相望六十里，共饮玻璃江。

三苏祠

寻迹东坡，三苏祠是起点。

三 苏 祠 坐 落 在 眉 山 城 内 西 南 一

隅 纱 縠 行 ，原 为 苏 家 私 宅 ，明 洪 武 年

间改宅为祠。历代几多荒废，又几经

兴 建 ，得 以 保 全 。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，将

其 列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。

2016 年，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大规模维

修 ，三 苏 祠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。 游 于 其

间，步移景异，风光如画。

三 苏 祠 也 是 川 派 园 林 的 代 表 ，

红 墙 环 绕 ，绿 树 成 荫 ，草 木 葳 蕤 。 清

人 李 德 仪 在《己 未 四 月 下 浣 眉 州 试

竣 敬 谒 三 苏 祠 翼 日 得 五 古 一 首》中

写 道 ：

老泉屹中坐，灏气生须眉。

坡颍左右侍，凛凛天人姿。

为想获石砚，嬉戏殊常见。

寒镫耿相对，夜雨听何时。

中庭蔚嘉树，古柏森鳞而。

白榆亦手泽，枯干留霜皮。

亭亭两银杏，后起如孙枝。

补设木假山，好事之所为。

三峰俨乔梓，鼎立靡诡随。

石梁间台榭，绿水回沦漪。

虽无田田叶，犹号瑞莲池。

如今，三苏祠早已从“五亩园”变

为 占 地 106 亩 的 4A 级 旅 游 景 区 。 园

内 除 无 古 柏 森 森 ，而 增 荷 叶 田 田 之

外，其余景象与李德仪所载无大异。

2022 年 6 月 ，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

三 苏 祠 ，了 解 三 苏 生 平 、主 要 文 学 成

就 和 家 训 家 风 ，以 及 三 苏 祠 历 史 沿

革、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。他说：“一

滴水可以见太阳，一个三苏祠可以看

出 我 们 中 华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。 我 们

说 要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，中 国 有‘ 三 苏 ’，

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。”

三 苏 祠 不 仅 是 名 人 拜 谒 、家 风 家

教的胜地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

象征。一百来亩的三苏祠谈不上大，

但它承载的精神价值却浩瀚无边，不

能用面积来丈量。

蟆颐山

从 三 苏 祠 出 来 ，往 东 跨 过 岷 江 ，

就能看到一座状如眉毛的平缓山丘，

那就是蟆颐山。山上浓荫蔽日，古木

参天，两人都不能合抱的桢楠树威风

凛凛地沿山坡阳面铺开，充满厚重之

气 。 蟆 颐 山 上 有 个 重 瞳 观 ，相 传 是

“ 四 目 仙 翁 ”修 炼 之 所 。 现 存 重 瞳 观

为明成化十三年（公元 1477 年）所建，

是 省 级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。 观 前 有

石 碑 ，上 刻《重 瞳 观 新 修 殿 宇 碑 记》，

记 载 了 苏 洵 在 此 求 子 的 故 事 。 这 就

把蟆颐山与“三苏”连在了一起。

当然，蟆颐山与“三苏”的关系不

止于此。重瞳观大殿前正中有一洞，

一道陡峭的台阶向下直通洞中，洞口

石 壁 上 横 镌“ 仙 翁 胜 境 ”四 字 。 逐 级

而 下 ，见 一 清 泉 ，涝 不 溢 ，旱 不 枯 ，甘

甜 凉 爽 ，沁 人 肺 腑 。 清 康 熙 年 间 ，眉

州知州赵惠芽手书“老人泉”三字，刻

于石上。眉山人相信，蟆颐山老人泉

与三苏祠古井的水是相通的。

古 时 ，蟆 颐 山 在 眉 山 举 足 轻 重 。

古 眉 州 有 八 景 ，蟆 颐 山 就 占 了 二 席 ：

“ 蟆 颐 晚 照 ”和“ 江 乡 月 夜 ”。 但 这 还

不 足 以 支 撑 它 的 分 量 ，更 重 要 的 是 ，

苏轼和苏辙小时候常到蟆颐山玩耍，

还 曾 在 位 于 山 脚 下 岷 江 边 的 望 江 楼

读书。如今，望江楼遗址尚存。

连鳌山

出了蟆颐山，沿 351 国道往西，驱

车 半 小 时 ，转 入 丹 蒲 路 ，从 丹 棱 县 地

界折入东坡区广济乡连鳌村，就到了

“ 三 苏 ”当 年 游 学 的 地 方 。 这 里 现 存

有国内最大的苏东坡手书遗迹。

顺 着 不 急 不 缓 的 石 阶 拾 级 而 上 ，

抬 头 便 见 飞 檐 翘 角 的 连 鳌 阁 。 入 得

阁来，登上观景台，刻于石壁的“连鳌

山 ”三 个 大 字 尽 收 眼 底 。 据 记 载 ：

“‘连’字长 3.15 米，宽 3.2 米；‘鳌’字长

3.5 米，宽 3.2 米 ；‘山’字长 3.2 米，宽 3

米，深约 0.1 米。”笔力遒劲，龙蛇飞动，

彰显出苏东坡雄健浑厚的气概。

此 处 距 三 苏 祠 直 线 距 离 约 30 公

里。当年，苏东坡为什么要在此手书

“连鳌山”几个大字呢？这还要从“三

苏”游学说起。

眉 山 地 处 平 原 ，西 部 多 丘 陵 。 俗

话 说 ，仁 者 乐 山 ，智 者 乐 水 。 当 年 ，

“ 三 苏 ”父 子 常 游 历 于 眉 州 之 西 的 连

鳌山、石佛山、三峰山之间，感受山川

灵气。据《眉山县志》记载，当时的连

鳌山上有座栖云寺，寺庙周围山清水

秀 ，灵 气 十 足 。 明 曹 学 佺《蜀 中 名 胜

记》卷十二《眉州》载：

连 鳌 山 ，在 西 南 九 十 里 ，山 形 如

鳌 。 旁 有 栖 云 寺 。 东 坡 少 时 读 书 寺

中 ，尝 于 石 崖 上 作“ 连 鳌 山 ”三 字 ，大

如屋宇，雄劲飞动。

诚 如 文 中 所 述 ，近 千 年 后 ，三 字

所蕴含的宏伟气势仍不减当年。

中岩寺

沿 遂 洪 高 速 ，转 岷 东 大 道 向

南 ，全 程 约 一 小 时 ，大 道 尽 头 就 是

中 岩 寺 。

中 岩 寺 位 于 眉 山 市 青 神 县 ，青 峰

夹 峙 ，岩 壑 幽 深 。 当 年 ，中 岩 寺 有 座

中岩书院，苏东坡曾求学于此。书院

的“教授”是乡贡进士王方，天资聪颖

的 苏 东 坡 深 得 老 师 喜 爱 。 当 地 至 今

流传着王方“以文招婿”的传说。

相 传 中 岩 寺 有 一 山 涧 ，终 年 溪 流

潺 潺 。 溪 水 在 快 到 山 脚 的 地 方 汇 成

一 眼 深 潭 ，但 它 却 没 有 名 字 。 于 是 ，

王方遍邀文人学士，在绿潭前投笔竞

题 ，可 惜 诸 多 秀 才 的 题 名 不 是 过 雅 ，

就是落俗。最后，苏东坡缓缓展出他

的 题 名“ 唤 鱼 池 ”，令 王 方 和 众 人 叫

绝。正当众人高兴之时，王方的女儿

王弗差丫鬟从家中送来题名，竟也是

“ 唤 鱼 池 ”三 字 。 众 人 惊 叹 ：“ 不 谋 而

合，韵成双璧。”这就是苏东坡与王弗

唤鱼联姻的故事。如今，在中岩寺的

绝 壁 上 ，在“ 鱼 ”头 攒 动 的 溪 潭 倒 影

中，“唤鱼池”三个大字仍熠熠生辉。

中 岩 寺 还 有 一 个 与 苏 东 坡《寒 食

帖》有关的故事。

当 年 ，四 川 蜀 州 江 原 人 、时 为 河

南 永 安 县 令 的 张 浩 获 得 了 苏 东 坡 的

《寒食帖》，听说好友黄庭坚正在岷江

边的青神县寄情山水，顿时萌生了一

个 念 头 ：苏 东 坡 远 谪 海 南 ，倘 不 能 相

见 ，何 不 另 觅 高 人 为 之 题 跋 ，亦 可 珠

联 璧 合 ，相 映 生 辉 。 于 是 ，他 星 夜 兼

程，直奔青神。当张浩迎着岷江的清

风徐徐展开《寒食帖》时，黄庭坚喜不

自 胜 ，挥 笔 题 跋 。 遗 憾 的 是 ，东 坡 至

死 也 没 能 看 一 眼 得 意 门 生 黄 庭 坚 为

他所写的题跋。

短松冈

最 后 一 站 是“ 短 松 冈 ”，俗 称“ 苏

坟 山 ”。 作 为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，它

的名字是“苏洵家族墓地”，位于眉山

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。

短 松 冈 坐 东 向 西 ，依 山 势 而 建 。

南北各有一岭向西伸展，拥山脚一湖

入 怀 。 湖 心 凿 井 一 口 ，上 建 有 亭 ，高

悬一匾，书“老翁亭”三个大字。

墓 园 里 有 苏 洵 程 夫 人 合 葬 墓 、王

弗 墓 ，还 有 后 人 希 望 苏 轼 、苏 辙 落 叶

归根而为他们建的衣冠冢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“苏迷”寻迹东

坡来到这里。他们在墓前献上鲜花，

拜祭先贤，体悟当年东坡的心境。

那 是 怎 样 的 心 境 呀 ！ 北 宋 嘉 祐

二 年（公 元 1057 年），正 当 苏 轼 、苏 辙

兄 弟 俩 同 榜 考 中 进 士 ，兴 高 采 烈 之

时，噩耗传来，其母程夫人去世，父子

三人火速赶回眉山。治平二年（公元

1065 年），苏 轼 发 妻 王 弗 在 京 城 去

世 。 次 年 ，苏 洵 在 京 城 离 世 。 苏 轼 、

苏辙扶柩回到眉山，将王弗安葬于程

夫人墓西北八步处，并按苏洵生前遗

愿，将父亲与母亲合葬。

苏 东 坡 在 这 里 ，先 为 母 亲 守 孝 三

年 ，尔 后 又 为 父 亲 守 孝 三 年 ，事 实 上

也 在 王 弗 的 坟 旁 陪 伴 了 三 年 。 这 上

千 个 日 日 夜 夜 ，从 枝 头 明 月 、岷 江 晚

风，到松涛阵阵、坟茔孑立，都留下了

苏 东 坡 对 亲 人 无 尽 的 思 念 。 以 至 后

来 ，苏 东 坡 在 密 州 想 起 亡 妻 ，都 止 不

住泪流满面：

十 年 生 死 两 茫 茫 ，不 思 量 ，自 难

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

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
夜 来 幽 梦 忽 还 乡 ，小 轩 窗 ，正 梳

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

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这 是 一 首 哀 婉 绝 伦 、世 间 无 二 的

内心独白。行走在短松冈，常看到不

少人站在王弗墓前，念诵着这首千古

绝唱……

杏 花 ，粉 嫩 娇 艳 ，似 是 春 的 信 使 ，

几 乎 最 先 被 东 风 唤 醒 ，鼓 起 花 苞 ，次

第绽放，在房前屋后、田野山林，升起

团 团 云 霞 ，告 诉 我 ：春 来 了 。 一 朵 杏

花一朵春，按捺一冬的心，终于明媚、

欢 愉 起 来 ，脚 步 轻 盈 地 逐 花 而 去 ，笑

迎春归。

曾 一 度 对 那 些 黑 黢 黢 、生 硬 孤 傲

的 枝 条 失 了 信 心 ，觉 得 它 们 在 寒 秋 、

严 冬 的 摧 残 之 后 ，已 然 偃 旗 息 鼓 ，一

蹶 不 振 ，永 远 沉 睡 在 了 季 节 深 处 ，不

再荣发。那些杏树，便与柿树、槐树、

杨 树 、柳 树 等 诸 多 落 叶 乔 木 混 在 一

起 ，寻 它 不 着 ，渐 渐 被 遗 忘 于 枯 黄 的

山野，不再提起。

春 风 暖 ，衣 衫 薄 ，步 于 野 。 蓦 然

瞅 见 公 园 有 一 丛 树 林 ，泛 起 了 微 红 ，

一 下 子 令 我 想 起 那 就 是 心 心 念 念 的

杏 林 。 看 来 ，它 们 并 未 隐 去 ，只 是 静

静在春天等我。我欣喜地撩起一枝，

殷红的花萼酿出粉色的骨朵，也似欣

喜地与我对视莞尔，老友般问候：“好

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”

“ 新 英 遍 旧 丛 ”，一 年 一 会 ，我 年

年 惊 奇 ：硬 邦 邦 的 杏 枝 有 何 憧 憬 ，有

何 魔 力 ，可 以 熬 过 三 冬 严 寒 ，冲 破 坚

硬 树 皮 ，密 密 麻 麻 地 鼓 起 无 数 花 苞 ，

开 出 如 此 娇 嫩 的 花 朵 。 杏 花 是 柔 弱

的 ，可 又 是 坚 强 的 。 那 力 量 ，便 是 生

命。倏地，我荒芜的心野顿时有了色

彩，一朵朵杏花将其填满，来了精神。

之 所 以 钟 情 于 杏 花 ，应 是 与 我 的

童年有关。故乡山野遍布杏树，杏花

一开，便成了诗中的“杏花村”。杏花

将 开 未 开 之 时 ，满 树 满 枝 的 骨 朵 ，令

我两眼放光。奔于树下，“噌噌”几下

攀 上 枝 头 ，挑 骨 朵 密 集 、枝 形 美 观 的

折 一 把 ，一 枝 一 枝 插 在 水 瓶 中 ，搁 于

窗 台 、书 桌 、几 案 ，巴 望 着 一 夜 醒 来 ，

圆 鼓 鼓 娇 羞 的 骨 朵“ 嘭 嘭 嘭 ”绽 开 五

片 花 瓣 ，吐 出 丝 丝 花 蕊 ，弥 散 缕 缕 清

香 。 我 喜 出 望 外 ，喊 父 母 、伙 伴 前 来

观 赏 ，或 送 给 亲 爱 的 老 师 、心 仪 的 女

孩，美气得很。

对 杏 花 的 喜 爱 ，岂 是 几 枝 可 以 满

足 的 。 稍 得 闲 ，我 便“ 挂 ”在 树 上 ，如

一朵杏花，在枝头欢喜；如一只蜜蜂，

在 花 间 流 连 ；似 一 缕 春 风 ，随 落 花 舞

蹈 ；似 一 滴 春 雨 ，与 花 瓣 共 美 。 栖 于

树杈，朗读一句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

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再朗读一句“春色满

园 关 不 住 ，一 枝 红 杏 出 墙 来 ”。 兴 致

正 浓 ，摇 动 花 枝 ，落 英 缤 纷 ，花 香 流

溢 ，我 兀 自 在 花 中 欢 笑 ，可 惹 急 了 路

过 的 大 爷 ：“ 哎 呀 ，我 的 活 宝 ，还 想 不

想吃杏子了呀！”我一吐舌头，抱着树

干，躲了起来，继而“哧溜”滑下树，跑

得没了踪影。

可 不 ，过 后 我 还 真 有 些 懊 恼 ，朵

朵 杏 花 开 过 ，便 是 颗 颗 青 杏 、黄 杏

呀 ！ 青 杏 的 酸 、黄 杏 的 甜 ，是 我 一 生

铭记的滋味。那酸，透着猴儿急品尝

的 调 皮 与 失 落 ；那 甜 ，透 着 自 然 成 熟

的丰收与满足。为了让我吃到个大、

甜蜜的杏子，母亲特意在院里栽植了

一棵品种上好的杏树。果然，吃过一

季 ，想 来 年 。 故 而 ，每 当 杏 花 满 枝 的

时 节 ，我 都 感 觉 一 朵 花 就 是 一 颗 杏 ，

极力护着，生怕被风、被蜂、被熊孩子

破 坏 一 朵 ，就 连 自 然 凋 落 ，也 会 黯 然

神伤良久。

后 来 ，离 家 求 学 、工 作 ，故 乡 的 杏

花便只开在了记忆里。好在，定居的

小 城 也 是 山 城 ，踏 春 走 不 远 ，便 可 逢

着 数 片 杏 花 林 。 与 同 行 者 一 道 赏 过

杏 花 千 点 万 点 、落 花 浩 荡 纷 扬 ，若 有

幸 邂 逅 一 场 杏 花 微 雨 ，踏 花 徐 行 ，那

恰是到了好处。

这 些 年 ，我 都 与 城 郊 一 棵 古 杏 树

春天有约，约在杏花最美最盛之时造

访。那如凤冠霞帔般繁盛的杏花，一

树 成 林 ，花 香 醉 人 ，美 到 窒 息 。 我 拍

了发到朋友圈，有人迫不及待前往观

赏，有人据此创作剪纸作品。可去年

再 去 ，花 树 只 剩 年 轮 深 刻 的 树 桩 ，残

留的木屑似是浑浊的老泪，令我痛心

不 已 。 古 杏 树 经 历 了 什 么 ，我 不 敢

想 ，宁 愿 猜 想 它 只 是 老 朽 善 终 了 吧 。

可在我心中，古杏树与周边正当年的

杏树一样，依然繁花盛开，永不老去。

看 到 公 园 的 杏 花 即 将 盛 放 ，我

想 ，很 快 故 乡 的 杏 花 也 定 会“ 新 英 遍

旧丛”，花开满山野。趁个空闲，我驱

车 踏 上 久 违 的 回 乡 寻 花 之 路 。 一 路

上 ，但 见 一 树 树 明 媚 媚 、粉 艳 艳 的 杏

花，已喜兴地开在河畔、地头、山冈、坳

谷，既安安静静，又热热闹闹；既有自

花其花的内敛，又有占尽春光的傲娇。

在 杏 花 点 缀 装 扮 的 乡 间 道 路 穿

行，身心不由随花轻飏，故园神游。

忽 而 想 起 ，清 乾 隆 二 十 六 年（公

元 1761 年）春 ，乾 隆 帝 路 经 河 北 阜 平

古御道西去五台山进香时，也曾邂逅

一片烂漫明丽的杏花，为他的御驾行

程 平 添 了 情 趣 。 有 其 御 笔《杏 花 图》

为 证 ：绛 云 一 枝 ，疏 疏 朗 朗 。 勾 写 点

染 ，尽 显 风 韵 。 更 有 其 御 制 诗 作 为

证：“去时寒蕊始含苞，回看新英绽树

梢 。”“ 陇 首 连 林 葩 吐 荣 ，澹 烟 微 雨 过

清 明 。”“ 今 春 雨 露 真 滋 润 ，请 看 于 梅

可大差。”特别是诗记中言“阜平道中

适 见 杏 花 ”，令 我 颇 感 自 得 。 我 也 曾

穿行古御道，也曾看过两侧红云般的

杏 花 ，而 我 所 看 到 的“ 杏 花 图 ”，当 与

乾隆帝看过的别无二致吧？

忽 而 想 起 ，我 曾 任 教 的 阜 平 县 马

兰村，曾是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带

领红色报人，在枪林弹雨中驻扎办报

的 村 庄 。 就 在 马 兰 村 铁 贯 山 下 的 一

块 巨 石 上 ，邓 拓 拍 了 一 张 单 人 照 ，时

间 是 1943 年 4 月 。 照 片 中 ，邓 拓 身 穿

军 装 ，打 着 绑 腿 ，脚 踏 巨 石 ，拄 着 木

棍 ，面 带 笑 容 ，英 姿 飒 爽 。 更 吸 引 我

的 是 ，邓 拓 左 右 各 有 一 株 花 满 枝 头 、

落英点点的杏树，似从黑白灰色中透

出灼灼红粉，极具血火峥嵘中的诗意

浪漫。我也曾在那石上看过杏花，但

却是斯人已逝的几十年后了。

忽 而 已 至 故 乡 ，杏 花 幽 香 渐 渐 浓

郁 ，恍 然 把 我 变 回 小 时 候 。 杏 花 依

旧，亲切如昨。可曾经与我一起攀树

折 枝 的 小 伙 伴 哪 去 了 ？ 怕 是 已 远 隔

山水，相忘于江湖。喊我不要折花的

大爷哪去了？杏花树下的那座坟茔，

便 是 他 的 安 息 之 地 。 曾 赠 予 杏 花 的

羞涩女孩哪去了？听说已远嫁他乡，

鲜回故乡。杏花虽开得热烈，村庄却

静 得 让 我 心 碎 ，颇 有 人 面 不 知 何 处

去，“杏花”依旧笑春风的况味。

母 亲 见 我 ，扯 着 我 的 衣 襟 ，仰 头

在 那 株 杏 树 下 看 花 。 朵 朵 杏 花 如 张

张笑脸，回应着母亲和我。不知它们

看 着 逐 年 苍 老 的 母 亲 、已 过 中 年 的

我，是喜乐，还是伤怀？片刻，母亲便

露 出 疲 态 ，佝 偻 腰 身 ，弯 坐 在 树 下 石

阶 上 。 偶 有 花 瓣 落 上 白 发 ，母 亲 不

觉 ，我 也 不 摘 ，就 那 样 落 了 一 瓣 又 一

瓣。金色的夕阳余晖洒来，母亲与杏

树 、繁 花 、石 阶 、老 院 ，构 成 一 幅 韵 味

悠 远 的 剪 影 ，我 在 心 中 名 之“ 岁 月 ”。

恍 惚 间 ，母 亲 消 失 ，换 我 安 然 坐 于 树

下，任“杏花吹满头”……

“新 英 遍 旧 丛 ”，多 么 美 好 。 我 愿

静守在每个四季轮转的源头，等一树

杏 花 ，等 一 场 重 逢 或 邂 逅 ，等 一 个 花

开忘忧、岁月静好的全新春天。


